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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种田一样打理股票

刘述涛

我进入股市，和我们村的一位靠股票

发了大财的罗传福有关。罗传福在上世纪

90

年代初，到深圳打工，一天在深圳特区

的街头，看到许多人像当年购买紧俏商品

一样，挤在证券交易所的门口。 他心头一

动，第二天一大早也挤到了证券交易所的

大门外排队。

这次排队购买股票的行为，不但改变

罗传福的命运，也改变了我们村子里许多

人的命运，他们纷纷把自己家里的所有存

款都投进股市当中，也不管自己懂不懂得

股票， 他们只会一味做着发大财的梦想，

最后的结果不是割肉清仓，就是套牢再也

出不来了。唯有罗传福却仍然像股市里不

沉的神话，仍在股市出没。

罗传福成为了一道风景，成为了像杨

百万一样的神话。我作为一名想要在股市

中闯荡的人，自然希望罗传福能够传给我

几招秘招，能够在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

股市当中，驰骋出属于自己的一条人生之

路， 也像他那样在股市当中立于不败之

地。 但真的和罗传福坐到一起，他给我谈

的却不是资本市场，而是他作为一名农民

对于种田以及与股市的理解，而这样的理

解却让他所向披靡，无往不胜。 我在惊讶

之余，又不由得信服，原来股市也是百变

不离其宗，竟和种田有着很多共同之处。

作为一名农民，能够走进股市，和诸

多的经济精英同台竞技，这本身就是社会

进步、社会发展的结果，但真的进去容易，

想要全身而退却是很难。 也许正因为如

此，罗传福在很多时候都在学习。 他对我

说，我既然把股市当成了自己发家致富的

田地，我就得精心耕作。老话说得好，洒多

少汗，收多少籽，一份耕耘，一份收获。 所

以罗传福像当年种田一样去精心打理自

己的股票。

在上世纪

90

年代初， 他在刚开始进

入股市的时候， 很大的程度是 “随大

流”， 能够赚到钱也是在懵懵懂懂中赚

到的，这和当时的国家政策有关，也与

当时的改革开放政策有关。 那个时代，

只要你胆足够大，敢于尝试，你就能够

走到别人的前面，挖到第一桶金。 但在

挖到第一桶金之后，就必须要有一个清

醒的认识， 因为这和种田是同一个道

理，你种庄稼头一年丰收，第二年丰收，

第三年一定有可能丰收不了，因为人算

不如天算，谋事在人，成事在天。 多少意

想不到的灾难都有可能发生，这就必须

要未雨绸缪，先做好一切准备。 也正是

拥有这样的想法，让罗传福才在收获第

一桶金之后，他果断出手，迅速转移资

金，投入到别的生意当中。

自然， 就算罗传福在股市赚到了钱，

但他也不可能就是常胜将军，他也有走麦

城的时候。只是他走麦城，不像别人那样，

马上就逃离股市，从此再也不开眼向那片

天。他认为，自己既然选择了股市，那么也

就像农民选择土地一样，只要把满腔的热

爱投入到土地当中，并且持之以恒，就一

定会有所收获。

正是这种不离不弃，才使得罗传福和

股市成为了朋友。 前几年，股市一下子又

成为了香馍馍，所有的人都开始把眼睛投

向股市，在这个时候，罗传福始终告诉自

己的就是， 太过热的东西永远不要去跟。

因为种田的人都明白， 都有过切身之痛，

头年的辣椒卖得好，第二年往往是辣椒烂

在地里也没有人来收。 因为什么？ 就因为

跟风的人太多。

作为一名成熟的农民，遇风莫跟特别

重要，但更要懂得如何规避风险，懂得自

己的责任田该种什么， 自留地该种什么，

自己家的山场该种什么，罗传福从来不会

把所有的希望寄托在一块土地上。他把这

些经营自己田地的思想运用到了自己的

股票上，从而多种选择，遍地开花。这也恰

巧和经济学中不把鸡蛋放到同一个竹篮

子里不谋而合，这又为罗传福以后的炒股

留下足够的余地，使得他总不断有意外的

惊喜出现。

我在和罗传福的交谈当中，也更坚定

了我炒股的信心。这些种田的经验也许说

不全如今的资本市场，但只要我们的国家

越来越强大，经济活动越来越活跃，同样

作为一名农民参与其中，与国家的经济生

活融合在一起，能够炒点股票，买点基金，

让自己的经济生活越来越丰富，投资的渠

道越来越多，把种田的理念运用到我们的

经济生活当中，这也是我们国家真正的进

步， 我们国家真正欣欣向荣的综合体现。

所以，我也要像罗传福一样，把种田和炒

股完美地统一，并且运用到极致，使我的

生活也越来越美好，这也就是我一个农民

的股市宣言。

回想当年异地炒股

陈 军

1990

年

12

月， 在报纸上看到一则报

道：深圳上海两地有股民当年在股市里赚

了钱，于是我开始千方百计从上海深圳两

地报刊上寻找有关股市方面的信息。

1991

年初，我到上海买卖股票，当时

内地股市尚处于搞试点阶段，社会上对开

设股票市场的认识存在着姓资还是姓社

的激烈争论，还有人认为股票市场是资本

主义社会的产物……记得上海媒体上就

有过某厂一位团支书因为是股民而被厂

方撤职的报道，所以当时大家炒股都有点

偷偷摸摸的。

《新闻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专刊》

是早年刊登上海股市信息仅有的两份重

要报纸。 前者我通过南京邮局订阅，后者

当时属于内部刊物、由上交所每周用信封

寄来南京，身处异地的我当时就是这样了

解上海股市行情和信息的。

1991

年的沪深股市还是比较封闭的

市场，当时万国、申银、海通等上海老牌券

商还没有在外地城市开设证券营业部，所

以要买卖上交所股票就得去上海、要买卖

深交所股票就得去深圳。在当年上海清一

色的本地股民之中，据说也有极少数浙江

股民，这是因为在“老八股”之中，就有一

家唯一来自外省（浙江）的上市公司凤凰

化工（

ST

方源）。 所以当年有些上海股民

听说我来自外地后，首先就会问我是不是

从浙江过来的。

1991

年

7

月以前， 上交所还没有推

出股票账户， 当年我委托买卖股票时，在

各家证券营业部甚至从未开设过资金账

户，委托买入或卖出成交后都是以现金交

收的。 委托价格分市价和限价两种，委托

有效期分当日有效和

5

日有效，当时投资

者在填写买入委托单时，经常会选择市价

委托和

5

日有效的委托内容，因为这种委

托交易方式既方便又省事，还可以提高成

交的概率。这种委托交易方式极大方便了

我这个外地股民，我无需天天委托挂单而

逗留上海，我通常周末到上海，周一递交

买入委托单后就乘车回南京，一周后（正

好用完

5

个交易日）的下周一再去上海看

有无成交， 然后再决定是否继续委托买

入。经过几次委托，我终于在

9

月

30

日购

得我一直看好的申华电工（申华控股），并

一直持有至

1992

年

7

月 ， 收益率达

800%

。 当时买卖股票佣金为千分之五，记

得年初在买卖成交后的第

4

个营业日才

能办理清算交割，为了节省因此在上海的

逗留消费开支，为此我还特地临时回到临

近上海的南通老家小住，股票交割单还是

由营业部工作人员手工计算制单并签字

盖章的。

1991

年

7

月

11

日，上交所推出

股票账户， 逐步取代原先的股票名卡，

7

月中旬我去黄浦路

15

号 （上海证券交易

所旧址）开设了股票账户，从此成为上海

股票账户的首批开户股民。

1991

年的上海股市仅有八只股票

（俗称“老八股”），唯一大盘股电真空（广

电电子）的流通盘不足

5000

万，爱使电子

（爱使股份）、豫园商场（豫园商城）和小飞

乐（飞乐音响）的流通盘都不超过

500

万。

当年上交所曾先后实行过

0.5%

和

1%

的

涨跌停板制度。 虽然当时的入市股民很

少， 上半年的股价变化还是涨跌有致的，

不过到了

7

、

8

月以后供求失衡的矛盾还

是暴露出来了，出现上市股票天天封涨停

板但少有成交量的空涨局面。 为此，上交

所在

9

月

30

日开始推行千分之三的流量

约束控制，规定只有当日某流通股换手率

达到千分之三以上的时侯，才允许该股当

日收盘股价有

1%

的涨幅， 但是实际效果

欠佳，在此之后“老八股”依旧天天无量封

涨停板。

1992

年初伴随着邓小平南巡讲话这股

“春风”———资本市场要坚决地试！ 上交所

通过发行股票认购证及其相应的股市大扩

容，当年在“老八股”基础上先后推出

30

家

上海本地上市公司，再随后“

5.21

”所有股票

都取消涨跌停板限制、实行

T+0

交易制度，

从此之后，上交所上市股票有行无市的无量

空涨局面就失去了存在的基础。

1992

年股

价完全放开后，最终我在申华电工（申华控

股）上收益颇丰。

今年适逢中国资本市场迎来

20

周岁

之庆，尽管中国股市还有许多不够规范成

熟的地方， 但我依然对她充满了感情，至

今珍藏着

90

年代早期的交割单等许多实

物。 衷心希望中国股市一路走好！

一位记者的股市人生

梁 民

1990

年春节

，

在报社做记者的阿丰拜访他的大学老师周道志

，

老师

建议他做点股票投资

。

按理

，

作为媒体记者

，

做点股票投资

，

关注证券市

场

，

也是支持老师的工作

。

但是对工作仅一年多

、

月薪只有

300

多元的

阿丰来说

，

暂无法言听计从

。

因此

，

阿丰在该出手时没有出手

。

其实

，

阿丰

“

认识

”

股票在

1988

年夏天刚来深圳时就开始了

。

在深圳

红荔路园岭住宅区

18

栋一层有一家

10

来人的小公司

，

总经理廖熙文和

他的两位助手漆云生

、

杨建西都是贵州人

，

漆和杨按

“

辈分

”

还是阿丰的

师兄

。

这家公司就是新中国的第一家证券公司

———

深圳经济特区证券

公司

，

当时从事国库券和股票

（

深圳发展银行股票

）

柜台交易

。

公司门脸

很小不太引人注意

，

而且卖的又是

“

有风险

”

的东东

，

因此白天很冷清

，

只有到晚上常有贵州财院的师兄师弟们来这里聊深圳

、

聊股票

。

阿丰是

个单身汉

，

常来这里蹭饭

，

于是认识了许多师兄

，

也

“

认识

”

了股票

。

阿丰开始做股民完全是被动的

。

1990

年春节后不久

，

报社将原来响

应政府号召购买的深圳发展银行股票溢价处理给职工

，

当时已经拆细

的深发展市价在

10

元左右

，

而报社处理给职工的股票价格比市价低

，

谈不上硬摊派

，

所以阿丰硬着头皮借钱买下分配的

1000

多股

。

阿丰买

下股票后

，

股价就开始涨起来了

，

过去门庭冷落的深圳特区证券公司门

前骤然热闹起来

。

场内柜台交易股票天天

“

小涨

”，

场外交易转入

“

地下黑市

”

的价格

大涨

，

场内场外你追我赶

，

交相辉映

，

导致场内交易很少有人卖

，

曾经有

一天全深圳股票交易零成交

。

那时的场内交易程序是先排队领号

，

然后

拿着号排队到柜台买股票

。

如果没有人挂单卖出

，

一天汗流浃背的排队

也白排了

。

所谓的

“

地下黑市

”

是由于证券公司门前常有执法部门巡视

，

买家和卖家只能通过悄悄打探做交易

。

阿丰的那

1000

多股深发展就是

被老乡的老婆的同事打探到后卖掉的

。

阿丰说实在禁不起他们的软磨

硬泡

：“

人家说

，

你都赚那么多了

，

也让他们赚点吧

”。

最后是每股

110

元

成交

，

总计十几万元

。

以今天的眼光来看

，

十几万不算钱

，

但那时在全国

一些地方出现

“

万元户

”，

政府是要给戴大红花的

。

阿丰卖股票时已到秋天时节

，

场内深发展价格已到

70

多元

，

后来涨

到近

80

元

，

而场外最高涨到

130

多元

。

不过

1991

年

8

月底

，

深发展最低

跌到

13

元

，

阿丰生怕那个买走他股票的人找他麻烦

，

但愿人家也在

130

多元卖掉了

。

其实

，

1990

年

12

月

1

日深交所试营业集中交易后

，

股票开

始在新成立的登记公司集中托管

，

后来又实行无纸化

，

所以从某种意义

来说

，

阿丰的担心是多余的

。

1990

年

12

月

，

深沪两个交易所实行集中交易后

，

股票集中托管

，

使

黑市交易没有空间了

。

没有黑市的推波助澜

，

场内交易的股价似乎找不

到感觉

，

此期间政府出台内部文件规定

，

处级以上干部不得买卖股票

，

使股票更蒙上神秘面纱

，

似乎成了

“

幽灵

”，

人们开始担心股市的命运

，

阿丰的领导们纷纷把股票抛掉

。

1991

年春

，

全国

“

两会

”

召开

，

政府工作

报告说要扩大股票发行规模

，

使人们感觉到股票不再

“

物以稀为贵

”，

或等待新股的到来

。

在这样情况下

，

股市一路下滑

，

到

9

月初深圳综合

指数

100

基点跌到

48

点

，

深发展股票跌到

13

元

，

投资者呼吁政府救

市的呼声此起彼伏

。

政府多方动员机构托市

，

都不敢贸然行动

，

最后多

方合力才把市场托起来

。

10

月份

，

深圳通过发售新股抽签表的形式

，

启

动南玻等

11

家公司的新股发行

。

各银行券商网点

60

万人排队度过一

个不眠之夜后都拿到抽签表

，

阿丰收罗许多剩余抽签表带回报社给同

事们填

，

使许多原来不是股民的同事成为股民

，

并在新股上市后掘到

一桶金

。

阿丰做证券新闻报道

，

也培养了许多

“

粉丝

”，

常常有同事采访回来

说有人想认识他

。

一次

，

阿丰患急性阑尾炎

，

在医院做完手术后

，

被告知

床位紧张

，

只能用行军床安排在住院部楼道里

。

后来得知他就是报社那

位写股市报道的记者后

，

又把他转入单间的干部病房

，

那里有电视

、

洗

手间

，

着实让阿丰享受了一次高干待遇

。

当然

，

这样方便医院领导和医

生与阿丰谈论股票

。

其实

，

阿丰也有无奈的时候

，

常常因为稿子的事情与同事闹点不愉

快

。

比如政府有关部门处理

“

原野事件

”、“

宝安权证

”

等新闻

，

一些妇女

同事胡搅蛮缠不让他写稿子

，

要等她们卖了后再写

。

阿丰说

，

全是无理

取闹

，

漏发新闻谁负责

。

1991

年

8

月底政府救市前的一天中午

，

阿丰一

位老乡火急火燎地找他

，

要他帮忙把股票卖掉

。

后来涨起来

，

这位老乡

在阿丰下班的路上拦住他

，

埋怨阿丰为什么不阻止他卖股票

，

说阿丰不

够朋友

。

从此

，

阿丰就不给任何人做投资建议

，

图个清静

。

阿丰至今还在媒体工作

。

他说

，

其实

20

年来在股市做的是小本生

意

，

没有赚到什么钱

，

但几乎没有亏过

；

股市低迷时买点玩玩

，

狂热时卖

掉

，

也算响应政府号召

。

常有人问阿丰

，

早期为什么不到证券公司去混

混

，

他说

：

机会一大把

，

但还是适合媒体这个职业

；

如果去了

，

估计也早

出

“

大事

”

了

，

人在江湖身不由己

，

证券市场早期那些人硕果仅存者屈指

可数了

。

是啊

！

在充满利欲诱惑的

20

年

，

阿丰的股市人生是幸福的

。

10

年前的上海股市 腾讯财经

/

图


